
■孙亚洁

不知不觉又到了夏天
天空和大地开启了又一轮
盛大而又执着的热恋
树木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遮阳伞
花儿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
更加明艳，更加耀眼

会有暴风雨抽打静美的河面
会有覆卵在草丛里
蘑菇丛里闪现
会有彩虹绽放
孩子般迷人的笑脸
生活原本就是这样的呵
甘苦相伴。唯有生生不息的
纯净无私的热爱

能够把尘世装扮得漂亮点
再漂亮点

不知不觉又到了夏天
我们手挽着手，漫步于
波光潋滟、花香扑鼻的小河边
长路漫漫，美景无限
我们慢慢聊，慢慢看

又到夏天

■刘庆邦
上中学时，我参加过学校的

宣传队。我不是乐队的伴奏者，
也不表演乐器独奏的节目，却大
着胆子跟母亲要钱买了一支横
笛。横笛是用竹子做成的，熟黄
的竹管上缠有几道漆黑的丝线，
像是一件艺术品，很是喜人。我
学会了吹奏第一首曲子 《东方
红》之后，又陆续学会了好几首曲
子。我对横笛爱不释手。横笛是我
所拥有的第一件奢侈品。在校园
里，我曾和老师及同学照过一张合
影，那是我在中学时期留下的唯一
一张黑白合影照片。照片上，我手
里拿的就是那支横笛。我看来看
去，老师和同学都没拿什么东
西，只有我拿着那支道具般的横
笛，似乎显得有些造作，有些冒
充高雅，还有些显摆，但也表明
我对横笛确实很喜爱。

笛子的种类其实很多，后来
我又看见过木笛、瓷笛、铜笛、
银笛、玉笛等，却从没有看见过
骨笛。年已过古稀，骨笛这个名
词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今年清
明节前夕，中原大地一派绿油油
的景象。金黄色的油菜花和粉红
的桃花点缀其间，为生机勃勃的
大地增添了明丽的色彩。就是在
这春和景明的大好时节，我在贾
湖遗址博物馆第一次听说骨笛、
第一次见到骨笛，并第一次听到

动人心魄的骨笛笛声。
彩色展板上醒目地列出了贾

湖遗址考古中发现的11项世界最
早文化遗产。馆内还展示了龟甲
契刻、鼎形器皿、绿松石饰、建
房盖屋、驯化家畜、制作陶器、
栽种水稻、结网捕鱼、纺纱织
布、酿造果酒等。当然，最重要
的、最令人惊叹的文物是八九千
年前就已存在的骨笛。每座博物
馆都会有一两件极具代表性的文
物，那些文物往往会被讲解员说
成是镇馆之宝。而贾湖遗址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非骨笛莫属。

在一方透明玻璃展柜里，两
支并排斜放着的骨笛洁白如玉，
不能不让我感到惊奇。试想，如
果是普通的人骨或兽骨，在地下
经过数千年的腐化，会化成泥
土，不可寻觅。骨笛为何历经几
千年的岁月还如此完好呢？我注
意到，骨笛除了发白，还微微有
些发棕。这又是为什么呢？不难
想象，每一件骨笛制成后，骨笛
的主人会不断把玩，反复吹奏。
久而久之，骨笛的表面就有了光
滑的类似玻璃质的包浆，如同裹
上一层耐腐蚀的保护层。被盘出
包浆的物品，里面必定包含有物
件主人的汗渍、血液，还有时间
和心灵的浸润，才能和历史共
存，供后人一睹它当年的风采。

骨笛为竖笛，笛管上下的直

径并不一致，两端粗一些，中间
稍细一些。讲解员介绍，骨笛是
几千年前采用白鹤翅膀上的翅骨
制成的。贾湖地处黄淮海地区，
河流纵横，水源充沛，很适合大
型鸟类——鹤在此栖息和繁衍。

截至目前，从贾湖遗址出土
的骨笛已达45支。大部分骨笛被
送到各地博物馆展出，在贾湖遗
址博物馆展出的只有两支。考古
专家发现，每座墓葬里出土的骨
笛一般都是两支。经音乐专家测
音，两支骨笛从表面形状看并无
差别，但它们的音准却不尽相
同，一支音准高一些，另一支稍
微低一些。音准高的骨笛被专家
命名为乾笛，也就是雄笛。音准
稍低的骨笛被命名为坤笛，也就
是雌笛。这表明，在我国古代的
音乐文化中，可能已经有了男女
同行和男女之别。

欣赏骨笛的过程中，不免要
想象一下骨笛的制作过程。在我
想来，每一支巧夺天工的骨笛，
制作过程都异常艰难。要知道，
贾湖骨笛产生的时代还处在新石
器时代早期，当时还没有冶金技
术，没有金属工具可供使用。而
一些用石头做成的石斧、石刀、
石锤等，都比较粗糙、笨重，只
适合砍伐、收割、破壳等农活
儿。加工骨笛是一种相当精细的
技术活儿，用什么样的工具才能

加工骨笛呢？别无选择，只能用
骨头工具，以骨对骨，以骨刻
骨，才能完成对骨笛的加工工
作。我在博物馆的展柜里看到了
骨刀、骨标、骨锥、骨针等工
具。骨锥尖尖的，锋芒毕露的样
子。骨针很细，据说针孔只能穿
过一根头发丝。贾湖人用骨刀对
鹤的翅骨进行切割，再用骨锥把
骨管打通，并在骨管上钻出音
孔。所有的加工过程都非常缓
慢，需要日复一日地精准用功。
这不仅需要高超的智慧、顽强的
耐力、坚定的信念，还需要一种
力量。它起码表明，我们的先民
很早就不只满足于经济活动和物
质生活，还有文化活动和精神生
活，不满足于有吃有穿，还开始
了对艺术的追求。

在贾湖几百座墓葬群里，不
是每座墓葬里都有骨笛，只有在
少数的墓穴里才陪葬有骨笛。专
家研究发现，凡出土有骨笛的墓
葬，规制都比较高，墓主应该是
部落头领或巫师一样的人物，骨
笛是人物身份的象征。骨笛不仅
有乐器的功能，还有法器的功
能；不仅有娱乐的作用，还发挥
着祭祀的作用。在贾湖出土的还
有一种用龟壳装小石子制成的龟
铃，在祭祀仪式中与骨笛配套使
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龟铃
像是打击乐器，如同现在的沙

锤。骨笛为吹奏乐器。两者相辅
相成，和先民们一起祭拜天地，
热烈而隆重。那是一种何等激动
人心的场面！

上述种种，还不足以说明骨
笛的神奇。骨笛的最神奇之处在
于其上所开的7个音孔和用骨笛所
吹奏出的完美的七声音阶。这是
人类音乐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里程
碑式的重大考古发现，对于研究
世界音乐艺术的起源，有着深远
的意义。以前音乐界认为，七声
音阶是从外国传到我国的，骨笛
出土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中国是
人类最早的音乐文明源头之一。

在博物馆播放的视频中，我
听到了上海的一位音乐教授用七
孔骨笛吹奏的曲子 《梁祝》，那
如泣如诉的旋律听得我心潮起
伏，几乎泪目。这就是先民在八
九千年前所制造的骨笛，这就是
用七孔骨笛所吹奏的动人情肠的
乐曲——它让我们思接千古，情
动万里，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音乐
文化中得到情感上的沟通和共鸣。

忽然想起，我也很爱吹笛
子，不知能不能把骨笛试吹一
下。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我
知道，为了更好地保护骨笛这样
国宝级的文物，不是谁想吹就能
吹的。虽然我没能吹到骨笛，但
神奇的骨笛和用骨笛所吹奏的优
美旋律，已永远留在我心中。

神奇的骨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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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 漫笔漫笔

■张 琪
单位的旁边就是月湾湖。每

年夏天，湖边长满了一丛丛绿油
油的菖蒲和一簇簇开着紫红色小
花的千曲菜，一红一绿，装点着
静静的月湾湖。

市文化馆和市图书馆之间有
一座白色石桥，桥下有一小片白
色的荷花。每年，荷花都在桥下
静静地绽放，我经常在走过那里
时驻足观赏。但因为生长在桥
下，稀稀疏疏的数量又不多，所
以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存在。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变化，
每年夏天来临时，那片荷花都似
乎比前一年更多、更稠密。渐渐
的，荷叶密密匝匝地占据了桥下
的全部水面，并且开始向月湾湖
蔓延开去。

今年四月的某一天，我惊喜
的发现它们从石桥下喷薄而出直
至市文化馆正门侧面，月湾湖南
的水面上冒出了一大片尖尖的小
荷叶，无数的叶尖从水里微微地
探出。虽然荷叶还细小而纤弱，
可那卷曲的姿态里明明深藏着蓬
勃向上的力量。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会抽

空到湖边去看看那片荷的长势。
在春天的阳光和微风里，初

生的新叶渐渐展开，叶面微微的
朝向着天空。阳光穿过薄薄的叶
肉，那绿意便透亮起来，仿佛一
枚被湖水浸润已久的碧玉静静地
浮在水上。

等天气越来越热时，阳光刺
透云层直直地钉入湖水，湖面像
是无边无际的碎金在流动，粼粼
然晃人眼。已经长大的荷叶便在
这片动荡的金色中铺展着，圆阔
如扇，青翠欲滴，把湖面连缀成
一片清凉的绿帐。

荷花就在烈日的烘烤中擎立
起来了。起初是尖尖的角，裂开
的花萼间洁白之中微微透出一缕
淡绿，后来便挣脱了束缚般怦然
怒放。花瓣渐次展开，一层又一
层。这月湾湖中的白荷细细看去
并不是纯白色，而是有点儿淡淡
的黄，且初开时花瓣边缘上有一
圈极淡的红色的边，极像一盏盏
玉色的小碗。

看荷花，最好在雨后。湿润
的空气中花和叶上残留着雨珠，更
觉清芬蕴藉。风过时满湖的荷叶与花
婆娑颤动，如不胜羞怯的少女。静

立湖畔的人会不由得轻声细语，
生怕惊扰了这馨香的梦境。

看荷花，又最好在夕照中。
晚风带走了艳阳的酷热，清澈柔和
的光线更能映衬出荷花的风姿神
韵。荷香氤氲，一丝一缕地在空气
里飘荡，若有若无地钻入人的鼻
息，又旋即淡去，不可追寻。

好美的荷花啊！我不禁惊
叹。可更令我惊叹的是荷花顽强
的生命力。它的根深深地沉入湖
底，在黑暗中积聚力量，于不可
见处，一寸寸缓慢而执拗地生
长。这过程漫长而寂寥。它并不
知晓光明为何物，却懂得唯有将
根向下扎得够深，才能让枝叶穿
透厚重的淤泥去接受阳光的照
射。唯有不停地摸索着向前，才
能在某一天成为月湾湖上的风景。

终于到了夏天，它们浩浩荡
荡地冲出水面，霸气地从石桥下
涌向了更广阔的水面，走上了更
盛大的舞台。它用整个生命的过
程在诠释：最沉默的黑暗深处，
往往正孕育着最不可遏制的光
明。于污浊处生，向至清处开。
那一朵朵荷花，是淤泥写给光明
最动人的情书。

月湾湖畔荷花香

“天地无量乾坤圈，急急
如律令。”妹妹拿着一根小筷
子在房里“腾云驾雾”。我咬
着铅笔尖盯着日历，心想：
明天可是妹妹这个“小哪吒
迷”的生日，我何不用彩泥
捏个“哪吒”送给她？

趁妹妹出去玩，我从箱
子里找出我的彩泥和工具，
开始捏哪吒。

我找出了哪吒图片先观
察了一会儿，心里慢慢有了
谱儿。肉粉色的彩泥在掌心
滚来滚去，很快成了一个圆
球。我轻轻把小球压扁，
哈，哪吒的头就做好了。接
着，用黑色彩泥做出凌乱的
头发，再用红色和肉色的彩
泥做出哪吒的眼睛和耳朵。
小哪吒马上就要在我手中出
世了。

轮到画魔丸标志了！我
心跳如鼓，害怕出现失误。

不过想到妹妹见到礼物时的
惊喜，我慢慢平静下来，深
吸一口气，果然稳稳地完成
了这一步。接着，用肉色彩
泥捏出身子，用棕色彩泥搓
成长条当裤子，再用红色彩
泥压成“薄饼”变成混天
绫，最后用金色彩泥做乾坤
圈。等我小心翼翼把头和身
子粘好后，一个叉腰笑的小
哪吒就完成了。

我把小哪吒摆在床头柜
最显眼的地方，期盼妹妹赶
紧回来。妹妹终于回来了，
她一眼看见了小哪吒，飞奔
过来抱起了小泥人，蹦蹦跳
跳，开心得像一只小兔子。
妹妹对我说：“谢谢姐姐，这
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妹妹在笑，丸子头小哪
吒在笑，我心里也在笑。看
来，用心捏出来的礼物，已
经住到了妹妹心里。

捏个小哪吒送妹妹
■郾城区实验小学三（7）班 栗子茜

■贾 鹤
这几年，我越来越怕过夏

天。但事物从来都不是一面
的，坏的一面里必然隐藏着好
的一面，比如夏天，暑热难
耐，蚊虫扰人，但蔬菜品种丰
富，水果甜蜜多汁。尤其在我
吃着捞面条的时候，感叹这是
夏天才有的舌尖享受。

捞面条是我家乡最普遍的
饭食。小时候每到夏天，捞面条
在家庭饭桌上出现的频率最高。
手擀面过水，浇上十香蒜汁儿，
配上鸡蛋豆角西红柿浇头，那叫
一个爽口。虽然捞面条哪个季节
都可以吃，但我总觉得哪个季节
都不如夏天吃得应景应季。要么
是夏天的西红柿最饱满，要么是
夏天的长豆角最鲜嫩，要么是夏
天的蒜汁儿最够味，反正这么一
碗色香味俱全的捞面条上桌，在
电风扇“吱呀呀”的转动中吃
得人酣畅淋漓。

说起夏天的美食，足以抵

消我对它的怨恨。我说的是记
忆里再寻常不过的食物，或者
当时体会不到它的好，过了几
十年之后，突然发现它的妙
处，仿佛味觉也经历了漫长的
回归之旅。比如变蛋，是夏天
的另一标配。炒菜嫌天太热，
洗两个变蛋，切一个洋葱，拍
一根黄瓜，浇上生抽、香油，
撒一把荆芥，吃到嘴里都是好
滋味。记得我小时候，夏天母
亲还爱做小葱拌豆腐，买回来的
老豆腐，还带着微温，切成方正
的小块儿，撒上葱花，淋上麻
油，真是颜色清新、滋味撩人，
一大盆也能吃个底朝天。茄子在
我家另有一种吃法，不是炸，也
不是清炒，母亲把茄子切成片，
在鏊子上两面煎熟，放凉再切小
块儿，拌上蒜汁儿，是卷烙馍
的绝好搭配。

这些家常饭食和过日子连
在一起，就有了绵密妥帖的体
验。它们驯养着你的脾胃，滋

养你的性情，和日子共生共
长。你可能厌弃日子的平淡、
重复、乏味，就像家常饭吃久
了觉得平平无奇，肠胃渴望更新
鲜的刺激。但日子是润物无声
的，是绵密无边的，大悲大喜大
起大落不是人生的常态，平淡重
复才是大多数人的一生。家常饭
也是。它是人生的底色和支撑，
它们细水长流，它们日常相伴，
和身体灵魂密不可分。多少人
在经历了人生的跌宕起伏后，
发现自己最怀念的，不过是吃
着家常饭的平凡日子。

当我在炎炎夏日躲过空调
的覆盖，在阳台上体会高温的余
威，一边忍耐，一边享受；当我
念着“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
敞”“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
昼眠”这些美妙的词句、眼睛掠
过阳台上栽种的小番茄，唇边不
自觉挂上微笑。我到底是个沉溺
在俗世的烟火里的俗人啊！一边
痛苦，一边快乐。

夏天的况味
■王 寒
夏天，每一个角落都鸣奏着独

特的乐章，交织出一曲动人心弦的
夏日之歌。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荷叶
上，夏日的序曲便悄然奏响。池塘
里，荷叶层层叠叠，如一把把绿
伞。荷叶上的露珠在阳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晶莹的光，似珍珠在玉盘里
滚动。微风拂过，荷叶相互摩挲，
发出沙沙的轻响，宛如轻柔的细
语。荷花在这绿色的海洋中亭亭玉
立，有的含苞待放，似羞涩的少
女；有的尽情绽放，展现着迷人的
风姿。蜻蜓在荷花间穿梭飞舞，它
们翅膀振动发出“嗡嗡”的声音，
与荷叶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首清新的晨曲。

晌午时分，阳光炽热得仿佛要
将大地烤化。蝉鸣，成了这个时
段的主角。那一声声“知了知
了”的鸣叫，此起彼伏，仿佛在
诉说着夏日的炽热。蝉儿们不知疲
倦地歌唱，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仿
佛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它们的存在。
在这阵阵蝉鸣声中，偶尔还能听到
几声悠长的鸟叫。鸟儿或许也被这
炎热的天气弄得有些慵懒，但仍忍
不住一展歌喉。树荫下，老人们摇
着蒲扇，讲述着古老的故事，那缓
缓的话语声，夹杂着孩子们的欢
笑声，为这炎热的夏日增添了几
分温馨与闲适。

午后，天空中突然乌云密
布，一场夏雨即将来临。豆大的
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打
在窗户上、地面上、树叶上，发
出各种不同的声响。打在窗户

上，像是有人在急切地敲门；落
在地面上，溅起一朵朵水花，发
出清脆的滴嗒声；敲在树叶上，则
是一阵密集的沙沙声。雨滴汇聚成
小溪，在街道上流淌，流淌的声音
如同欢快的乐章。狂风也加入了这
场演奏，它呼啸着吹过，树枝被吹
得东摇西摆，发出呼呼的声响，与
雨声、雷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
曲气势磅礴的交响乐。

傍晚，夕阳的余晖洒在大地
上，给万物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
纱衣。池塘里传来阵阵蛙鸣，青
蛙欢快地歌唱，仿佛在庆祝夏日
的丰收。歌声或低沉或高亢，相
互呼应，形成了一场热闹的合
唱。蛐蛐也在草丛里拉起了小提
琴，细细的声音如同一根根轻柔
的丝线，在空气中飘荡。远处，
传来阵阵悠扬的笛声，想必是哪
个牧童趁着这美好的时光，吹奏
着心中的喜悦。各种声音交织在
一起，构成了一首和谐的夜曲。

夜深了，夏日的交响曲渐渐
归于平静。但仔细聆听，仍能听
到一些细微的声音。树叶在微风
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
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还在低
声吟唱；偶尔，还能听到几声夜
鸟的啼叫。这些声音，如同夏日
的摇篮曲，伴人进入甜美的梦乡。

在这喧嚣又美妙的夏日声音
里，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蓬勃
生机与无尽魅力。每一种声音，都
是大自然赋予夏天的独特音符。它
们共同谱写了这首充满活力与激情
的夏日乐章，让我们沉醉其中，领
略到夏天别样的韵味。

夏天的声音

■陈春法
1935年，我的父亲出生

于豫中平原一个农民家庭。
四兄弟当中，他是老大。一
生中，父亲养育了六个子
女，历经兵荒马乱、灾难深
重的少年时代，走过血气方
刚、自强不息的盛年时期，
也安享了深水静流、闲适恬
淡的桑榆暮年。

父亲从小就被寄予维持
家庭生计的沉重期望。他自
幼跟随爷爷学习传统木工，
斧、锯、凿、锛运用自如，
选材、整制、雕刻、组装、
刷漆全程娴熟，制作生活中
的各式家具、农具等样样拿
手。他还学习了建房技术，
是村里建筑队的组建人之
一。到了晚年，父亲身体大
不如前，只能把技能当爱
好，常翻阅木刻画版样，用
抖动的手绘制一幅幅朴拙的
画作，或者把一堆大小不一
的竹篾做成造型各异、结构
精巧的筐、篓、笼等。但他
也紧跟时代步伐，活到老学
到老，会使用手机、冰箱等
生活电器，能驾驶多款电动
三轮车。

勤劳、勤奋是父亲秉持
一生的美德。在那生产力低
下的年代，无论做木工活
儿、盖房子还是田间耕种，
都靠体力完成。父亲一生操
弄锄头、斧头、瓦刀，勉力
糊口养家。在无数个干完农
活儿后的闲暇，村里人大都
在放松的时候，他却带领家
里男丁制作家具、农具，换
取微薄收入补贴家用。我年
少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日复
一日埋头专注地拉卷尺、牵
墨斗，或俯身挥动各式工
具。大院里时缓时急的锯
声、斧锤敲击声，驱散了生

活的单调，满地的锯末儿和
刨花增添了一家人对生活的
些微希望。

严谨、严格是父亲坚守
的为人处世准则。无论干农
活儿还是做木工、建房，动
工前父亲都会全面筹划，安
排周到，劳作中则凝神静
气，一丝不苟。父亲在村民
中颇受尊敬。每到夏秋生产
队的瓜果成熟，他总会勒令
我们要抗得住诱惑，“不得伸
手”。偶有空闲，也会用朴实
的语言教诲我们谨守礼仪，
谦和待人，踏实为人。

父亲的大爱深沉如山。
常年忙碌的父亲多是表情严
肃，言语不多，但他重情厚
谊，心底无私。他孝顺爷爷
奶奶，从不高声顶撞他们，
代替爷爷操持叔叔的婚姻、
建房事宜。他知恩图报，长
年坚持逢年过节看望师父。
他济困扶弱，每年都让我们
给生活条件差些的姨家送粮
食，时不时力所能及地帮衬
家境窘迫的邻居。他舐犊情
深，孩子生病时曾拉着板车
到20里外寻医问诊。

父亲用一生的智慧与勤
劳、勤奋与专注、严格与慈
善，倾尽所能为子女遮风挡
雨，言传身教培育良好家
风，潜移默化引领我们安然
成长。当父母亲晚年看到子
孙不断取得进步，柔和的眼
神里写满了欣慰和自豪。重
病期间，父亲无憾无悔地对
我说：“这辈子值了。”

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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